人工智能影响经济的效应与机制研究:一个文献综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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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就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分析。研究发现，在理论研究上，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任务模型从宏观角度出发，认为人工智能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OLG模型从微观层面出发，认为人工智能会对经济长期增长带来负面效应。在实证研究上，变量衡量指标的不一致和生产率测算指标的不同是导致结论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从不同行业来看，人工智能对重复性较高、生产成本攀升、资本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促进作用更明显，就服务业而言，人工智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比生活性服务业更显著，但制造业和服务业间的比较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从不同区域来看，理论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导致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但实证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微乎其微。在我国，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对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而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果还存在争议。在作用机制上，人工智能主要通过生产要素优化、推动产业发展和改善经济环境所组成的三条路径来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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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ffecting Economy:A Literature Review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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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society and economy. It is found that,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 and task model,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under appropriate conditions, but in the OLG model,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ring negative effects to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In empirical research, the differences of variabl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divergence of conclu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ith high repeatability, rising production costs and large capital scale. As far as service industries are concern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productive services than life services. Besides, the further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them is needed. From different regions, theoretical research hold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led to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However,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tributes little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f developed countries. In China, the existing research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a more obvious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eastern region, while the effect on other regions is still controversial. In terms of mechanism,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inly promotes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hree paths: optimizing production factors, promot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economic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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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Dartmouth学会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AI）概念，引发了科技领域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会议上，科学家们将人工智能看作一门新的技术学科，并将其定义为运用机器模仿人类思维和行为上的智能[1]。从技术演变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停留在注重逻辑推理的机器翻译时期，可以实现推理与搜索。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可依托自主学习构建模型，进入了专家系统时代。第三阶段是从21世纪初到现在，人工智能开始注重大数据运用，并迈向自主学习、深度学习和认知智能[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化，其所具有的替代性、创造性、渗透性和协同性等技术、经济特征逐渐显现，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3]。为了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拔得头筹，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纷纷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研发落地，促进其与各项产业融合互动
。我国在2015年5月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规划聚焦于智能制造、智能设备、智能产品和智能化生产等领域，此后，我国密集发布了多项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性政策，旨在掌握相关核心技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作为一项通用技术的价值红利，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在最新的“十四五”规划中，我国进一步对未来十余年的人工智能发展目标、核心突破口、技术升级应用等多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同时也对相应支撑和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看出，在实践应用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展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在学界，学者们围绕人工智能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展开了广泛研究，对人工智能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这些研究成果对挖掘人工智能成长潜力、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方向以及加速人工智能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许多综述性文章围绕此话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如曹静和周亚林[4]、刘涛雄等[5]、何小钢等[6]、罗良文等[7]，但普遍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内容不够聚焦，涵盖过于宽泛，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往往囊括了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就业等多个方面。二是评述内容不够深入，仅停留在研究结论的罗列总结，对其中产生分歧的观点并未进一步分析说明，也并未理清其作用机理。
与以往综述不同，本文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结论的异同点，并对出现的分歧观点予以解读，同时，对其产生的异质性展开分类讨论，并对其影响的内在机理进行系统梳理。通过综述，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人工智能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人工智能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提供价值参考。

1 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1理论研究

目前，关于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多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任务模型和世代交叠模型（OLG模型），基于不同的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理论研究认为，人工智能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这一理论模型中，技术被假定为外生变量，当经济保持稳态时，高储蓄率已经不能再促进经济增长，而此时，技术进步则成为了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Hanson[8]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对机器人使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他认为机器人对劳动力具有补充或替代效应，后期替代效应占主导后，大规模使用机器智能可以有效满足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虽然工资下降，经济增长率却得到大幅提升。Prettner[9]在索罗模型中引入了自动化，研究中指出，机器替代可以克服传统资本边际产品递减，自动化资本的增加将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即使劳动力份额下降，但自动化投资规模的扩大依然可以使经济保持增长的态势。

Zeira[10]率先构建了任务模型，用于分析不同国家技术创新的原因，以及解释由此导致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差距。在任务模型中，技术创新可以降低劳动力需求，提高资本需求，而生产商是否采用新技术取决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当这些生产要素内化后，则取决于国家的生产率和贴现率。而后，Acemoglu和Restrepo[11]对任务模型进行了进一步扩展，用于讨论技术变革是否会导致劳动力冗余，从而对经济、要素份额和就业造成何种影响。相较于Hanson研究的进步之处在于，其论证了自动化对劳动力除替代和补充效应外，还存在创造效应，即自动化会鼓励新任务的创建，而劳动力在新任务中具有比较优势，从而使得工资、就业和劳动力份额保持增长。Aghion等[12]则将“鲍莫尔成本病”观点引入Zeira的任务模型，论证了虽然实现自动化后，鲍莫尔的成本病将导致与制造业或农业相关的GDP份额下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动化经济的比例不断增加，能够使其得到平衡。在国内，陈彦斌等[13]通过构建人工智能与老龄化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参照Acemoglu和Restrepo的方式对人工智能进行任务式（task-based）刻画，提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提高资本回报率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来减缓老龄化对于经济增长的冲击。林晨等[14]也运用同样的方法构建了包含人工智能和异质性资本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论证了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优化资本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可以看到，在任务模型中，当满足实现自动化的条件后，自动化比例的提升将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升，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

同上述结论相反，基于OLG模型的研究认为，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的推广会阻碍经济发展。在OLG模型中，假设人存在青年期和老年期两种状态，青年时期可通过工作获得工资，从而进行消费和储蓄，老年期则处于消费和负储蓄的状态。人工智能作为劳动力的替代品，抑制了工资增长，从而抑制消费，同时也对储蓄和投资造成影响，降低老年期消费水平，从而阻碍经济发展。Sachs和Kotlikoff [15]、Benzell[16]等通过建立两期的OLG模型，证明使用机器人可以短暂提高生产率，但从长远来看，替代效应的发挥会降低工资和消费，最终使后代陷入贫困。Sachs等[17]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当储蓄率足够低时，如果机器人的生产率提高，年轻工人和后代的境况会更糟，而传统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生产的产品更具可替代性，同时也进一步提出了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可以提高后代的福祉，例如对退休人员拥有的资本征税，并将所得分配给年轻工人。Gasteiger和Prettner[18]的研究也指出，在OLG框架下，家庭储蓄完全来自于劳动收入，而自动化与劳动力竞争降低了工资，所以会使得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即使通过征收机器人税，有可能在稳定状态下提高人均产出和福利，但依旧无法使经济保持正增长。

综上，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任务模型的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在OLG模型中，人工智能会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效应。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和任务模型的分析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探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工智能技术的合理运用能够带来资本回报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结构优化等积极影响。除此之外，任务模型中创造效应的提出，对替代效应降低工资的负面影响予以了改善。但在OLG模型中，经济的动态变化取决于微观层面的决策，个体和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主要影响，而人工智能的使用会降低劳动者收入份额，进而影响消费和储蓄，即使当期生产率有所提升，但仍旧无法改变经济下降的趋势。
1.2实证研究

1.2.1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在相关实证研究中，大部分都证实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在宏观层面，学者Graetz和Michaels[19]对17个国家工业部门1993—2007年的机器人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工业机器人对一国GDP的贡献占总增长量的1/10左右。Autor和Salomons[20]同样通过对1993—2007年间部分国家的智能机器使用及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发现机器人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并提升经济增长速度。陈德余和汤勇刚等[21]对2018—2019年中国不同省份人工智能产业及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产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郑江淮和冉征[22]对中国不同省份人工智能专利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智能制造技术的进步虽然会挤出一部分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但同时也会提升地区整体经济增长水平。在微观层面，李磊和徐大策[23]利用2000—201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企业产品层面的海关贸易数据证实企业使用机器人能够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李丫丫等[24]、韩会朝和徐康宁[25]等的研究也表明企业智能化改造可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1.2.2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悖论”

虽然大量研究证实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生产率悖论现象的确存在。郭敏和方梦然[26]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申丹虹和崔张鑫[27]对服务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作用有限，服务业生产率低的“鲍莫尔病”以及“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进一步，二者又基于SFA方法对中国智能制造业进行分析，发现目前中国智能制造业的全要素增长率呈负增长，表明智能技术与制造业的融合并未消除制造业的"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28]。胡晟明等[29]、Du L和Lin W[30]等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许多学者也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释，主要有如下共识。第一，参数估计错误。Gordon[31]、Guvenen等[32]、郭敏和方梦然[26]等认为由于离岸利润转移增加、大量消费者剩余被忽略和许多无形资产产出无法衡量等原因，导致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率和GDP测量有误，从而使得人工智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被低估。第二，人工智能技术作用的发挥存在时滞效应。Nordhaus[33]、Brynjolfsson等[34]、蔡跃洲和陈楠[35]等学者认为一项新技术要达到发挥聚合效应的规模需要长时间的存量累积，而人工智能要发展成为一项通用技术，也需要其他补充及辅助性技术的不断完善，这些技术的完善是一段漫长的过程，因而造成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受到抑制。第三，过度自动化导致其作用发挥受到阻碍。Acemoglu和Restrepo[36]认为测量偏差和时滞效应都不是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而是过度自动化。他们认为部分国家或地区智能化发展过快，使得目前劳动力难以匹配人工智能发展所需技能，且这种过度发展是以牺牲其他新技术进步为前提的，因此在阻碍生产率提升的同时，也会导致资源的浪费。此外，黄旭和董志强[37]等学者还从收益分配的不平衡角度去解释人工智能的生产率悖论。

从已有实证文献来看，有关人工智能对生产率影响的结论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变量衡量指标的不一致，在不同文献中，人工智能和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并未统一。人工智能在科学术语中是明确的，但在经济研究中却是模糊的。经济学家们常使用“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数字化”或“计算机化”来指代更广泛意义上的人工智能概念。由于人工智能的相关定义过于宽泛，也使得在衡量指标的选择上更加灵活[38]。如表1所示，目前，大多数文献中对于人工智能的衡量，主要包括机器人数量、人工智能专利数据、工业智能机器人存量、工业机器人海关贸易数据等，同时，如陈晓[39]、侯世英等[40]学者，也尝试通过构建人工智能测评指标，以更加全面地对一个地区或企业的人工智能发展状况进行衡量。另一方面，对于生产率的的测算方式不一致也会造成结论的偏差。对生产率的衡量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测算为产出和劳动投入之比，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上，通常分为参数法、非参数法和半参数法三类，在相关文献中，学者们主要采用DEA-Malmquist法、随机前沿分析法、SFA-Malmquist、索罗余值法和OP-LP半参数法等对国家、区域及企业等不同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OP-LP法为半参数法，DEA为非参数估计法，其余测算方法都为参数法，而不同的测算方式也会对结论造成影响。

表 1 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总结

	生产率衡量指标
	测算方法
	解释变量衡量指标
	代表学者
	结论

	劳动生产率
	产出与劳动投入之比
	机器人进口金额及数量、工业机器人投入量
	李磊等[23]、宋旭光等[41]
	促进经济增长

	
	
	人工智能投资金额和企业数量
	郭敏等[26]
	未能促进经济增长

	
	
	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
	胡晟明[29]
	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

	全要素生产率
	DEA-Malmquist
	工业智能化水平、

人工智能上市公司
	陈晓等[39]、侯世英等[40]、李雅宁等[42]
	促进经济增长

	
	
	人工智能应用虚拟变量
	申丹虹等[27]
	未能促进经济增长

	
	
	工业机器人应用量
	Du L和Lin W[30]
	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

	
	随机前沿分析法

(SFA)
	工业机器人投入金额、工业机器人使用强度
	孙早等[43]、陈永伟等[44]
	促进经济增长

	
	
	智能制造业企业
	申丹虹等[28]
	未能促进经济增长

	
	索洛余值法
	工业机器人进口数据
	韩民春等[45]
	促进经济增长

	
	OP-LP半参数法
	人工智能应用虚拟变量
	范晓男等[46]、郑琼洁等[47]
	促进经济增长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2 人工智能对经济影响的异质性

2.1人工智能对经济影响的行业异质性
就制造业而言，Jungmittag和 Pesole[48]对12个国家的9个不同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对运输设备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以及机械设备业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作用最大，而对食品业、纺织业、木制品加工业等则不明显。按照技术含量不同，李磊和徐大策[23]的研究分析了人工智能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结果证实资本密集型企业使用机器人对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劳动力雇佣水平以及劳动生产率提升作用较为显著，而劳动密集型企业使用机器人虽然显著提升了其工业总产值与劳动力雇佣水平，但由于规模效应对劳动力效应的相对优势并不明显，其劳动生产率并未得到显著提升。孙早[43]的实证研究表明对重复性较高、生产成本攀升、资本规模较大的制造业来说，人工智能应用所带来的效益更大，因此企业更有动力发展人工智能，促进作用也更明显；而对于利润率较高和竞争压力小的制造业，由于缺乏改造动力，人工智能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就服务业而言，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类。魏作磊和刘海燕[49]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借助信息技术，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鲍莫尔成本病”正在逐步得到解决，但生活性服务业却没有相似的积极效应。王文等[50]的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运用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有效需求，促使其结构升级。

2.2人工智能对经济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人工智能对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经济增长影响存在较大差异。从理论研究来看，Mark和Paul[51]、Schlogl和Sumner[52]、Cristian等[53]学者的研究认为，发达国家拥有充足的资金、发达的人力资本、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贸易条件，可以加快人工技术与产业融合，从而促进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缺少这些要素而无法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因此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但实证研究的结果却表明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关系不大。Cette等[54]对1975-2019年间30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行会计分解，发现机器人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不及教育等其他非技术因素。Cette等[55]又通过对1960-2019间多个发达国家进行研究，得出了人工智能技术并不是促进其经济复苏的显著因素的相似结论。Syverson等[56]、Gries和Naudé等[57]、Eder[58]等学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结论。其中，Gries和Naudé解释这是由于发达国家经济无法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供给侧驱动的产能扩张潜力中受益，因而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还是存在生产率和GDP停滞状态。而对于有条件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人工智能运用到农业、采矿和能源、交通等领域可以实现快速发展，同时，在不同领域合理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改善人工智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产生负面影响[59]。
就中国而言，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成长在推动中国经济向好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了区域间的发展差异[60]。宋旭光和左马华青[41]的研究认为，东部和中部地区已经建成相对完善的机器人产业链,工业机器人投入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明显,而东北和西部地区提升效果不明显。韩民春和乔刚[45]基于2002—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工业机器人的使用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都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当前西部地区机器人产业总体规模较小，尚未形成集聚效应。郑琼洁和王高凤[47]研究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发现人工智能技术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对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并不显著。程承坪和陈志[61]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和人工智能人才充足的地区，人工智能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明显。刘军[62]的研究结果同样支持了上述观点，在我国，由于东部基础设施更加完善、资源更加充足，因此智能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加突出。
3 人工智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

如图1所示，就已有文献来看，人工智能主要通过生产要素优化、推动产业发展和改善经济环境所组成的三条路径来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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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 1 人工智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
3.1 人工智能通过优化生产要素促进经济增长
林晨等[63]构建了含有人工智能和异质性资本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具体来看，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优化资本结构，提高实体经济的吸引力，同时还能够减弱地方政府凭借基建投资“稳增长”的动机，以此促进实体经济资本拉动经济增长。韩民春[45]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工业机器人可以通过“资本回报率效应”促进经济增长。郑琼洁和王高凤[47]的研究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够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结构调整显著促进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魏玮等[64]、郑江淮和冉征[22]、程承坪和陈志[61]、Lu C H等[66]、Damioli G等[67]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陈晓等[39]、李翠妮等[68]的研究还发现工业智能化可以通过影响劳动力结构从而提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

除了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优化，人工智能还可通过技术要素优化促进经济增长。杨光和侯钰[69]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技术水平，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程承坪和陈志[61]的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刘军[62]的研究表明，智能化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在企业层面，人工智能通过技术提升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尤为明显。许多学者们的研究都表明，人工智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离不开技术效率的改进或创新。陈永伟和曾昭睿[44]、魏玮等[64]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促进技术效率改进提升，从而促进企业TFP。郭敏和方梦然[26]的研究认为，人工智能主要是通过补充与替代劳动力的方式提高技术效率，进而提高中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刘亮和胡国良[65]同样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测算后发现，在制造业中，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效率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因素。李雅宁等[42][42]基于中国人工智能上市公司2013-2017年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全要素生产效率进行分解和测度后发现，这些人工智能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存在着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效率相背离的负向关联现象，而技术进步效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耿子恒和汪文祥[69]的研究中同样得到了验证。除此之外，范晓男等[46]、孙早和侯玉琳[43]等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3.2人工智能通过推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成熟，应用不断增多，其产业自身规模化发展成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韩民春和乔刚[57]的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的规模效应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除了规模效应外，人工智能还可通过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任保平和宋文月[71]、师博[72]、程承坪和陈志[61]、Decheng F和Kairan L[73]等的研究指出，人工智能可以与多个领域和行业相融合，通过优化相关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促进新业态产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3.3人工智能通过改善经济环境促进经济增长

Kukushkina等[74]基于15个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水平和全球可持续竞争力指数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工智能可以改善经济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程承坪[75]、郑琼洁和王高凤[47]等通过理论分析认为，人工智能的使用可以加快供需匹配，矫正市场失灵，改进市场效率。程承坪和陈志[61]在之后的实证分析中也证实了人工智能通过改进市场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陈志等[76]、胡安俊[77]等的研究则认为，人工智能还可以通过扩大交易范围，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从消费端来看，师博[78]、蒲晓晔和黄鑫[79]等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拉动消费增长来促进经济发展。一是可以创造智能消费，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可以提升消费质量，通过加速绿色消费，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4 研究讨论与展望

4.1 研究讨论

在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学者们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都做了充分的讨论和研究。理论上，主要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任务模型和OLG模型展开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也出现了相悖的情况。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和任务模型的研究认为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而基于OLG模型的研究则认为人工智能会导致后代福利受损，整体经济下降。从实证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都支持人工智能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也的确存在生产率悖论的情况，学者们从测量错误、时滞效应、过度自动化和收益分配不平衡等方面做出了解释。进一步分析来看，本文认为，在实证研究中，变量衡量指标的不一致和生产率测算指标的不同是导致结论出现分歧的重要原因。
在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在行业异质性上，学者们普遍认为对不同技术水平、不同密集型要素和不同生产特点的制造业，人工智能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存在较大差异。由于目前，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更明显，其对于重复性较高、生产成本攀升、资本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促进作用更显著，因为人工智能可通过替代效应降低劳动成本、提高生产率。就服务业而言，学者们认为人工智能对服务业“鲍勃成本病”的克服具有一定作用，但人工智能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比生活性服务业更明显，因为生活性服务业不能像生产性服务业一样进行标准化生产，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在区域异质性上，就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而言，学者们多从资源禀赋优势角度出发，论证人工智能会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但实证研究却发现部分发达国家无法从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供给侧驱动的产能扩张潜力中受益。而对于有条件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补充和加强传统生产要素，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并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促进经济发展。就中国不同区域而言，研究普遍证实东部地区在技术、人才、市场等方面具有优势，能够更好发挥人工智能的经济效应，但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存在一定争议，这主要与学者们所用的人工智能衡量变量和测算数据来源不同有关。

在4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上，目前研究认为人工智能可通过三条路径促进经济量和质的增长。第一是人工智能通过优化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这些要素主要包含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技术要素。第二是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推动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其中包括产业规模化发展和产业升级两种渠道。第三是通过改善经济环境，主要包括提升市场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拉动消费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
5.2 研究展望

通过研究回顾发现，第一，人工智能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否同步，是否存在先后顺序或影响强度上的差异还有待进一步检验。在未来，可对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第二，目前有关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上，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相对较少。随着人工智能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在往后的研究中，可更多关注人工智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二者间的差异比较。第三，不少学者是通过理论分析认为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改善经济环境促进经济增长，但实证研究则较为缺乏。因此，在往后的研究中，可对人工智能、经济环境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和细化研究。第四，对于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章中出现生产率悖论的情况，变量衡量标准的不一致和生产率测量方式的不同是主要原因，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考虑建设测量地区人工智能发展水平的标准、化指标，针对不同层面的生产率测定选择更加适合的测量方式，以便更加真实地把握人工智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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